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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是一个跨学科、交叉性的综合

研究领域，一门与国内外科学普及、科技新

闻、公众理解科学、公民科学素养、科学技

术与社会等众多研究传统紧密相关的新兴学

科。近年来，科学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持续

激增，名副其实地在进行着“疆域的扩张”，

并渐成“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有关科学传

播发展阶段的界定曾在学术界引起热议，它

既有助于厘清国内外相关概念和研究路径的

彼此关联，又有助于梳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历

史脉络和发展趋势。 
北 京 大 学 科 学 传 播 中 心 刘 华 杰 教 授 在

2002 年发表的《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所

理解的科学传播》一文中最先提出“三阶段

论”，大致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划分为内涵

不断丰富、理念逐步更新的三个历程——传

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有反思的）科学

传播 [1]。“三阶段论”的积极意义是既相对厘

清了科学传播等概念的逻辑关系，又部分揭

示了科学传播内涵的演化趋势，在学界引起

了激烈的争论。任福君等学者认为“三阶段

论”的提出，是对传统科普反思的结果，在

学理上，开拓了我国科学传播研究的空间，

明晰了科学传播的发展脉络，对于整合学术

资源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对于丰富我国

科普实践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2]。然而，随着

近二十年科学传播理念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

使用科学传播笼统地概括继公众理解科学之

后的所有最新发展已不合时宜。为了避免概

念的指代不明，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揭示科学

传播（或现代科普）内涵的发展历程，应该

将“三阶段论”中的科学传播阶段代之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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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段论”中的科学传播阶段应代之以更加明确的公众反思科学阶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公众参与

科学和公共科学服务两个新的阶段，共同构成科学传播“五阶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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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公众反思科学阶段。因此，本研究通过

对近年来国内外科学传播的发展理念进行回

顾和梳理，在“三阶段论”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出公众参与科学和公共科学服务两个新

的发展阶段，共同构成科学传播的五个阶

段。通过对我国科学传播研究历程划分的重

新认识，更加清晰地揭示科学传播内涵的演

化方向。

1 传统科学普及阶段——科学主义和知识
灌输

大部分学者认为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科普工作进入现代科普阶段，那么之

前便是传统科学普及阶段（以下简称“传统

科普”）。传统科普主要是指我国计划经济时

期由政府包办、自上而下、宣传灌输式的科

学知识大众化社会活动 [3]。自 1949 年新中国

成立以来，科普事业与其他社会事业一样，

受到了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樊洪

业从“科普”这一名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

的背景与变迁出发阐述了传统科普的特点：

第一，科普理念，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

中衍生出来的；第二，科普对象，定位于工

农兵（现泛指社会公众）；第三，科普方针，

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需要；第四，科普体制，

中央集权制之下的一元化组织结构 [4]。吴国盛

在论述传统科普与科学传播概念的区别时认

为：科普拥有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

义三重特征。首先，科普具有强烈的国家主

义意识形态；其次，我国的科普工作被预设

成一项提高国家经济生产力的重要工作，具

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最后，科普隐含了

将科学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的含义，

也就是科学主义一元论的观念 [5]。一元论的科

学主义实质已经违反了科学的原则，走向了

与真正具有批判性科学精神相反的另一个极

端。总之，传统科普是建立在偏重科学知识

单向教化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之上的。

刘华杰认为，传统科普对应着“中心广

播模型”[6]，适用于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服从

于国家、政府的需要，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护

社会安定。此模型强调科学权威、科学信仰，

偏重具体知识和技术，少讲科学方法与过程，

基本不提科学的社会运作，更不会讨论科学

的局限性与科学家的过失。李大光就曾精辟

地概括指出，传统科普是只重科普、不注意

完整的公众科学素养提高的工作模式。它具

有的特点是：①喜欢运动式的、轰轰烈烈的

形式，希望用声势引起公众对科学的注意；

②传播的行为明显地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

即不管公众的兴趣如何，用自己感兴趣的知

识进行“灌输”；③自上而下，不注重研究

和 调 查， 没 有 自 下 而 上 的 信 息 反 馈； ④不

了解公众的态度和对科学信息的需求情况，

因此遗漏的信息，即没有被接受的信息很多。

这是一种粗放式的科普 [7]。因此在传统科普

时期，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是少有提及和普

遍缺乏的，同时它也是作为西方知识体系引

入和中国科学技术社会化的初级阶段。而传

统科普下的“中心广播模型”，我们可称之为

“灌输模型”或是“权威发布模型”，则偏重一

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宣传、教化和灌输，在思

（理解）与信（信仰）之间强调信仰，公众在

传统科普过程中只有接受没有反馈，而不是更

多地去理解，更谈不上进行反思了。

2 公众理解科学阶段——怀疑主义和社会
公关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公众理解

科学概念进入中国。一般认为，公众理解科

学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英国皇家学会 1985 年

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PUS）报告。该报告是伴随着发达

国家中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信任危机和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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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谴责所产生的，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等。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使得科学家逐渐

失去了公众的支持，并导致议会的财政预算

中对科技投入的削减。科学共同体出于维护 
自身科研权的目的，需要公众对科学事业的

支持，并认为公众不支持科学，是因为对科

学不了解，公众对科学的了解越多，就越会

与专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就越会支持科学 [8]，

同时也有利于吸引新生力量进入科学界。因

此，为了缓和公众与科学间的紧张关系，欧

美各国都纷纷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众理解科

学运动。随着 1992 年《公众理解科学》期刊

的推出，这一科学传播范式俨然成为主流观

点。这种公众因为欠缺对科学的了解或是公

众科学素质的缺失而不支持科学事业的假设，

正是公众理解科学阶段“欠缺（或缺省）模

型”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欧美国家为调

查公众理解科学程度而开展的公众科学素养

（science literacy）研究逐渐兴起，针对“公众

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经验（或效果）研究

直接回应了“欠缺（或缺省）模型”下科学

传播的目标。

受 国 际 上 公 众 理 解 科 学 和 科 学 素 养 运

动 的 影 响， 我 国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左 右 也

开展了关于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素养的研

究 和 讨 论。1989 年， 李 大 光 翻 译 了《 公 众

理解科学》报告并由此将公众理解科学的概

念引入中国。杨燕翻译了《倡导科学：素养

和 公 众 理 解 》（Advocating Science： Literacy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9]， 该 文 提 到 国 外

科学家的普遍看法，如果没有科学上富于见

闻的公众，“科学家不仅再也得不到财政支持，

而且会受到激烈的指责”[10]。1993 年，毕颖

和赵健采访了著名发明家张开逊教授，并提

出公众理解科学的重要性 [11]。姚昆仑、何康

和侯青云等先后在 1996 年的《科协论坛》上

发表和介绍了有关国外公众理解科学的情况，

对国内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年，

李大光也发表了他对公众理解科学的思考，

他认为传统科普中的“灌输模式”已经不能适

应民主时代公众对科学信息的需求愿望，科

学普及应该以让公众理解科学为基本目标 [12]。

1999 年，朱效民对公众理解科学的内涵进行

了详细的阐述 [13]。2000 年以后，公众理解科

学逐渐成为我国学界十分重视的科学传播模

式，并对该理论在依据、作用和应用等方面

做出了多方位的调查与研究。尤其是北京理

工大学出版社先后翻译和出版了“北大科学

传播丛书”（《怎样当一名科学家》《公众理解

科学》《科学技术论手册》《科学与社会》《在

理解与信赖之间》），这些书的选取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我国公众理解科学研究的取向，是

对传统科普理念的改造和升级。

1990 年，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公众科学素

养测评由中国科协的张正伦和张仲梁等发起

与组织。随后，李大光对科学素养的内涵、

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目的和意义，以及

中国的科学素养水平数据进行了深入研究 [14]。

刘华杰对米勒（Jon D. Miller）的公民科学

素养测评体系提出了质疑，并提出“要针对

我国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建立自己的观

测与评估体系”[15]。曾国屏提出了“生活科

学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16] 构想，突破了科

学素养研究的传统思维，为我国公众科学素

养的建设和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2020 年

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0.56%，

比 2015 年 的 6.20% 提 高 4.36 个 百 分 点 [17]。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民科学素养

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也有一些资深学者

认为西方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不适合中国国

情。他们认为，公众理解科学是西方国家在

科技发达与社会发展之间产生冲突后的必然

产物。中国仍然是一个科学技术不发达、科

学文化不兴盛的国家。因此，中国还需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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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普及科学知识和技术，要求公众对科学达

到理解和反思还为时过早。

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反映出西方公

众理解科学思想对国内学者科普观念的影

响。或者说，国内学者科普观念的更新恰恰

切合了国际上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浪潮，体

现了我国学者对国内外公众理解科学和公众

科学素养的理论及实践进行的深入研究和反

思。实质上，公众理解科学被认为是一场公

众争取科学发展知情权的社会运动 [18]：公众

希望了解“更全面”的科学，拥有更大的知

情权，以便就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社会后

果和公共利益等问题与科学家进行交流、评

价、监督甚至影响科学的决策。这种运动对

转变我国传统科普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使科学普及活动开始意识到不能只局限于单

向片面的灌输科学知识与技术，而是要为公

众还原一幅科学的全貌，并赋予公众科学话

语权，提高公众的科学判断力。正如李大光

所言，现代科普（指公众理解科学）是目前

西方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完整的

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模式，其特点是：①注

重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和了解，注重公众对科

学信息的需求愿望；②将科学知识传播置于

完整的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工作中，科普是

公众科学素养促进的一个不可分的重要组成

部分；③形成上下的互动规律，既注重公众

对科学的理解，也注重公众对科学的了解和

跟踪过程；④传播知识过程注重市场规律，

知识信息以公众的需求为主；⑤遗漏信息较

少。这是一种精细完整的公众理解科学的模

式，是发展方向 [7]。 

3 公众反思科学阶段——批判主义和公众
对话

公众反思科学是继公众理解科学之后的

新阶段，它以 2000 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

别委员会（The 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发布的《科学与社

会》（Science and Society）报告为标志。它要求

科学共同体的内省和公众的反思，这将有助于

让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公共议题进入科学共同体

和公众平等交流的语境之中，并主张任何一项

科学技术战略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得到公众的

支持，相应地，就需要通过公众理解实现公众

对话，这使公众理解科学进入了新的阶段——

公众对话主题诞生 [19]。公众由此成为与科学

共同体平等的互动主体，公众的理解是科学

知 识 和 当 地 知 识（local knowledge） 的 共 同

产物，同时公众理解科学中对于公众知识欠

缺和科学知识优越的基本假设备受批判，因

此公众对话的情境（context）也成为科学传

播过程中新的重要内涵。所以我们在此所说

的科学传播，强调反思、对话和语境，注重

“知”“信”“质疑”。刘华杰也认为继传统科

普、公众理解科学之后的科学传播阶段更准确

的名称应该是有反思的科学传播阶段。在杨尚

鸿看来，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实质上可以称之为

公共科学传播，并定义公共科学传播是指公众

感兴趣的、与公众关系密切的、公众需要的科

学技术信息在公共领域中的传递和运行从而被

公众理解、共享、评价、参与的过程 [20]。科学

传播往往是与现代科普相当的一个概念，然而

前者显然更具有适应性、延展性和国际性。科

学传播与传统科普的分野是明确的，然而，科

学传播与公众理解科学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

甚至有时是模糊的。就像我们在表述科学传播

与传统科普的理念差异时，所说的往往是公众

理解科学与传统科普的理念差异 [8]。因此，用

科学传播指代公众理解科学以后的发展阶段并

不合适，前者包含后者，科学传播自身还在不

断的发展过程中，用公众反思科学代表科学

传播在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更为合适。

我 国 公 众 反 思 科 学 的 相 关 研 究 主 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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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环境和生物技术的反思方面展开的。蕾

切 尔 • 卡 逊（Rachel Carson） 在 1962 年 所 著

的《寂静的春天》在这一时期才开始引起国

内学者的关注，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开始觉

醒。PM2.5 事件、柴静的《穹顶之下》和崔永

元发起的有关转基因的大讨论，逐渐凸显出

我国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和对科学的反思。

转基因、核电等新兴科学技术在给社会带来

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2011 年日本 9 级

地震引发了海啸，继而导致福岛核电站核泄

漏，让人不禁想起 1986 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

核爆炸事故，导致我国很多地方上演“抢盐”

闹剧。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我国公众开始反思

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并在各种媒

体上展开讨论，反映出公众在面对科学的问

题上更富批判性和自主性。2015 年，浙江大

学盛晓明研究团队对我国的专家信任现状进

行了实地调研，调查发现，当前我国专家的

权威性和可信性也受到了挑战，并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专家信任危机，公众与专家的风险

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反思科学和公众对话

是科学传播的一种新形态，也是从公众理解

走向公众参与科学的过渡阶段。为克服公众

理解科学内涵的局限和弥补“欠缺模型”预

设的不足，学者们开始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公众对科学的态度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全

面反思，并通过反思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建

议， 为 科 学 传 播 提 出 了 一 些 新 模 型 [21]——

“对话模型”“语境（或情境）模型”“内省模

型”“民主模型”等，分别侧重科学传播新

阶段中对平等对话、地方知识和科学反思的

关注。我们认为，“对话模型”“语境（或情

境）模型”“内省模型”更切合科学传播的第

三阶段，体现出公众对话的开启和科学理性

的回归，是对公众理解科学的超越。“民主模

型”“参与模型”更偏重科学传播的第四阶

段——公众参与科学的特征，它不再局限于第

三阶段的科学反思和公众对话，而是以民主

的方式，公众参与科学的发展。公众反思科

学偏重公众对科学风险的批判与质疑，并争

取对话和表达思想的权利，公众参与科学则

侧重加入科学研究、参与科学决策和达成科

学共识。

4 公众参与科学阶段——理性主义和社会
共识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

由科学事件引起的社会争议问题越来越频

繁，在科学传播的模型中，虽然理解的内容

发生了改变，但公众被动接受的地位并没有

改善。2004 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社会

中的科学》（Science in Society）报告，明确

提出公众参与科学的新理念，公众参与科学

逐渐成为科学传播的核心内涵。它指公众基

于对科学的全面理解和理性批判，形成科学

事务方面的公共舆论，与科学共同体和政府

进行平等对话协商，就科学发展的决策和进

程达成社会共识，以维护自身利益。公众参

与不仅是科技发展的需求，也是保障公民知

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必然要求，

还是科学决策民主化的集中表现 [22]。因此，

公众参与科学就是一种通过民主机制参与决

策，利用对话机制达成共识的科学发展实

践。同时，它也实现了科学管理体制从专家

统治向社会治理的转变，所谓社会治理是社

会协作的新形式 [23]，它将意味着社会机构与

个体行动者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国际上关于

公众参与科学的方式非常丰富，主要有公民

投票、公众听证会、公众意见调查、共识会

议、科学节（周）以及公民陪审团等。通过

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2008 年英国民众对科

学的支持率比 2000 年上升了 8 个百分点 [24]。

美国科学促进会为鼓励科学家重视公众参与，

专门设立了“公众参与科学奖”（Awar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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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和“ 事 业 起

步公众参与科学奖”（Early Career Award for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等 [25]。目前，

公众参与科学仍然是国际科学传播的主流模

式。国际公众科学传播会议（PCST）自 2006
年开始，每届都会对如何有效和有组织地进

行公众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展开研究 [26]。公

众参与科学是基于公众反思科学之上真正具

备科学素质的一种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

在我国，公众参与科学也受到了学界的

广泛关注。孟强认为，公众参与科学是科学

重新合法化的手段 [27]。贾鹤鹏指出，公众参

与科学不仅是制定、发展和应用科技政策时

汲取公众意见， 还包括在教育领域推行参与

式科学教育，以及在科学研究领域吸引公众

参与实际的科研活动等多重内涵 [28]。在我国，

公众参与科学的必要性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

在学界都已达成普遍共识，有学者对公众参

与科学的路径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29]。而且，

在我国 2006 年发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2006 — 2010 — 2020 年）》中也提出，

公众要“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

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这里的“两能力”正

是公众参与科学的指向所在。由此可见，我

国科学传播的理念已经开始转向公众参与科

学，与国际科学传播的研究阶段基本保持一

致，但在公众参与科学的社会实践方面与国

际上仍存在较大差距。公众参与科学“民主

模型”的困境在于谁应该参与，如何参与 [28]。

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存在两难困

境的主要原因是，公众与科学家存在认识论

地位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公众与科学家在协

商过程中的政治地位不平等，使得公众参与

科学的具体实践流于表面形式。2014 年，广

东茂名民众抗议政府规划建设 PX 化工厂，尽

管厦门市早在 2007 年就召开过建设 PX 化工

厂听证会，而且茂名市政府也多次召集座谈

会和开展教育活动，但 PX 项目最终还是演变

为街头抗议。这是由于科学家与公众所拥有

的不同类型知识使双方关注到的是不同维度

的科学风险，而在所谓公众参与的听证会中，

由政府和科学家主导的报告会并没有消除这

种认知鸿沟并达成共识。有学者提出，可以

通过知识的劳动分工，由公众负责决定决策

目标，而科学家负责实现决策目标，这是实

现公众有效参与科学的可行性路径 [30]。2016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为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而奋斗》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

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技决策机

制，加强科技决策咨询系统，建设高水平科

技智库。”[31] 在我国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出

现了多渠道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方式，以

便能够及时、准确、系统地掌握相关事实证

据和科学建议，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2018
年，我国生态环境部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标志着公众深度参与科学政

策制定有了具体的制度保障。移动互联网时

代也为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渠

道。在民主参与模式中，新媒体赋予公众参

与和发言权，公众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

台发声和表达自身的关注点 [32]。

5 公众科学服务阶段——多元整合和职能
转变

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数据

信息学、图形用户界面和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的移动 Web 应用程序的发展，促进了一种新

的科学范式——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

也有译为公民科学或公民科研）的出现 [33]。

2013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公众科学

的绿皮书》（Green Paper on Citizen Science），

并在报告中将公众科学定义为“公众参与科

学研究活动，无论是他们的智力、努力还是

关于环境的知识，还是他们使用的工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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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当公众 积极地为科学做出贡献的时

候，都应该被称为是公众科学”[34]。这也标

志着科学传播进入公众科学服务的新阶段。

实际上，早在该报告发布之前，很多国家就

已经展开了对公众科学的探索。公众科学这

一新词，最早由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

室的研究人员于 1996 年创造，用于发动公

众参与鸟类研究和相关研究资料的收集。欧

洲 公 众 科 学 协 会（European Citizen Science 
Association）还通过法律和绿皮书支持公众参

与科研，如欧盟第七框架计划 [35]。2007 年，

由牛津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联合推出的“星

系 动 物 园 ”（Galaxy Zoo） 计 划 [36]， 以 及 受

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支持的“诺亚计划”

（Project Noah），都是公众科学服务项目的成

功案例。美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官方的公众

科学网站（www.citizenscience.gov），该网站

提供公众科学项目目录、公众科学项目工具

包以及一些公众科学门户网站 [37]，以推动美

国公众科学和科研众包的发展。美国有 9 所

高校图书馆的网站专门设有“公众科学”栏

目，而且这一数量还在不断增多 [38]。目前，

全世界已经有上千个公众科学活动计划，参

与人数达近千万。公众科学服务是一个全新

的、富有潜力、值得探索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社交平台的爆发式

增长，我国公众通过自媒体参与科学的欲望

与需求日益强烈，已远远超出现有科学普及

活动的能力范畴，急需一种新的形式和框架

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促进科学与社会之间

的良性互动 [39]。公众科学也逐渐引起我国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 2004 年开始，每年 5
月中国科学院都会举办一次“公众科学日”

活动。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研究加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会议（2007 年 6 月 16 日）之

后，徐善衍于 2007 年 7 月 5 日提出了“公共

科学服务（体系）”[40] 的概念。刘兵将公共科

学分为四种：①职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进行

的专业研究；②专业科学活动之外， 特别是

由民间科学爱好者进行的科学活动；③各种

地方性知识；④并不充分具有标准西方主流

科学知识的公众对科学决策事务的参与。李

正风认为，对公共科学服务可以有两种理解：

其一，面向公众提供科学方面的公共服务；

其二，政府作为社会公众的代理者，利用公

共资源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服务 [41]。这些学者

对公共科学的理解与国际上的公众科学极为

相似。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陈彬等科学家

于 2013 年 4 月组建了中国公众科学项目平

台 [42]，该项目平台主要涉及鸟类和植物观测

等公众科学活动，不仅促进了我国的环境保

护，也推动了我国的公众科学教育，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 [43]。

公众科学是一种非传统的科学研究形式，

科研机构利用互联网跨越组织边界，通过社

会化协作的方式，高效利用公众智慧参与科

学研究，允许业余爱好者和非专业人士在一

定程度上参与到由职业科研工作者主导的科

研项目中，自愿承担观测现象、收集数据、

分析资料、宣扬科学理念等体系化科研任务

中的部分工作 [44]。公众科学服务是网络时代

公众参与科学的进一步创新，公众不仅要参

与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学体制的建立，还要

进一步参与科学的研究过程，公众将作为更

积极的行为主体发挥重要作用，并承担相应

的责任。国内公众科学项目也逐渐起步且有

发展壮大之势，公众科学服务也将成为我国

科学传播发展的新阶段。

公众科学服务既包括政府的规划管理、

政策环境和设施条件建设，以及必要的监督

与评估，也包括面向广大公众进行的正规教

育和各种形式的非正规科学教育，以不断提

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和正确应用科技的技

能。由于公众科学项目发起主体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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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的广泛性和异质性、实施过程的复杂

性和动态性，其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还有很

多难点。但公众科学服务发展了科学传播的

整体框架，深化了多元主体的互动性和科学

的多元化认识，实现了公众理解科学、公众

反思科学、公众参与科学多视角、多层面理

念的整合，它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公众需求

为导向，为更好地服务公众参与科学而逐步

完善制度化保障的整体解决方案，更加注重

政府和作为主体的公众在科普中的多元互

动，将有助于提高科学传播的有效性 [45]。在

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社会，每个

公民都需要对科学、科学的成就、科学的局

限性、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制定公共科学决

策的过程拥有一定的获知和理解，每个公民

都需要科技服务，并享有获取科学信息、享

受科学发展成果等的基本权利。面向公众的

科学服务是在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原则的指导下，以公众自身的科技需求为导

向，以保障公众享有科技成果和参与科技事

务的权利为主旨，以提升公众科学素质、推

动社会科学发展为目标，以政府为主导，包

括 企 事 业 单 位、 社 会 团 体（ 协 会、 学 会 ）、

社区及公民多主体参与提供的公共科技产品

和服务 [46]。因此，公众科学服务阶段将是一

种“体系整合模型”，也可称之为“需求满

足模型”或“多元互动模型”。

6 结论
本文回顾了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科学传

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结合我国科学传播的

基本情况和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在科学传播

“三阶段论”的基础上，以优化和完善中国

科学传播发展路径为目的，提出科学传播的

“五阶段论”（见图 1）。

6.1 科学传播的五个阶段

随着科学传播理念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

使用科学传播笼统地概括继公众理解科学之

后的所有最新发展已不合时宜。首先，科学

传播是区别于传统科普并与现代科普相当的

一个概念，它与时代局限性较强的公众理解

科 学 不 在 一 个 范 畴 上， 前 者 包 含 后 者。 其

次，公众理解科学思想的引入是我国科学传

播（或现代科普）理念形成的动因，我国科

学传播内涵的核心正是公众理解科学，前者

基于后者。当然，这五个阶段并非严格地按

照时空次序进行划分，多阶段重叠是现实状

况，且第三至第五阶段也尚未达成理想状态。

但这五个阶段基本能够反映出国内外科学传

播发展的总体趋势。从传统科普到公众科学

服务是科学传播理念逐步更新、内涵不断丰

富、主体渐趋多元、范畴日益扩展的发展历

程，它将少数人的精英科学转变为多数人的

公共科学，并实现了科学传播模式从传者中

心向受众中心的转移。

6.2 我国科学传播的不足

虽然我国科学传播理念基本能够与国际

保持一致，但在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方面与

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第一，我

国的科学传播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缺乏话语

权，前四个阶段基本来自国际科学传播理念

变化的影响，主要是用国际主流理论探讨中

国科学传播的问题和缺陷，局限的中国视角

很难进入国际科学传播主流话语体系。第

二，我国政府主导的科普活动仍存在“重组

织，轻效果”的倾向，虽然在互联网技术的

支持下，我国的科学传播方式有了巨大的创

新，但传统的科普理念使得科学传播活动仍

图 1   科学传播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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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重视公众的反馈，缺乏对受众传播效果

的评估。第三，我国科学传播的核心问题是

缺乏企业的参与，近年来，虽然科普产业的

发展使这一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没有产生本

质的改变。国外发达国家并没有生硬性地将

科普产业作为独立的体系，而是通过品牌企

业将科学传播自然地渗透到各个行业中去，

形成了“企业示范—行业渗透—产业融合”

的企业参与科学传播的生态机制。第四，我

国科学家参与科普的动力仍然不足，据调

查，英国 74%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年中至

少参与一项科学传播或公众参与活动 [47]。而

我国科技宏观政策和科技管理体制对科学

传播的忽视，造成我国科学家缺乏从事科

学传播的渠道和经费，尤其是科研考核的

压力和相应激励的缺乏，使得科学家没有

精力和动力参与科学传播。同时，由于缺

乏相应的训练和培训，我国科学家的科学

传播能力普遍不强。

6.3 公众科学服务体系建构

构建相对便捷化、网络化、市场化的公

众科学服务体系，是破解我国科学传播和科

技创新难题的新探索。在新型知识生产的大

科学背景下，公众科学服务体系应包括国际

化学术交流、政府科技咨询、公众科学文化

教育、企业技术推广和科学传播激励与培训

5 个平台。国际化科学传播交流平台有助于

快速提升我国科学传播研究的理论水平；政

府科技咨询平台，是将科学精英知识和可靠

知识转变为社会公共知识和稳健知识的有效

手段；公众科学文化教育平台有利于提高公

民科学文化素质，是推动公众参与知识共

享、文化交流及社会协商的重要渠道；企业

技术推广平台有助于激发科普产业活力，完

善国家创新体系；科学传播激励与培训平台

有助于促进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科学传播能力

的提升，使其更加踊跃地投身到科学传播的

实践中。总之，公众科学服务体系通过恰当

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以提高公民科

学素质为直接目标，以期引发公众对科学的

一种或多种情感反应，提升公众参与科学事

务和改善生活质量的能力，营造科学文化包

容性和谐氛围，从而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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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way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science and education films have different 
stages in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title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film as a cut-in point 
and divide them into four period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1)the 
period of practical technology that started with the patriotic health movemen；(2)the period of standardized 
propaganda of practical technology；(3)the period of diversified science and education films to emancipate 
the mind，and (4)the period of progress from pragmatism to humanism. In these different periods，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can b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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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collating and analyzing the manuscripts of Qian Xuesen，it is found  tha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one of the directions he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focused on. Guided 
by Marxist philosophy and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Systems Engineering，he explored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from three aspects of social value，intension principle，and practice approach，which 
formed a integrated though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His thought still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inspiring value for the work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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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stage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tudies in China. It not only helps to clarif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cept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but also helps to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China. 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science communication studies go through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Tradi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 However，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Science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replaced by “Public Reflection on Science”，and adding two new stages of “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 
and “Public Science Service”. These five stages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whole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more accurately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from tradi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o modern 
“science benefit to public”.
Keywords：science communication；development stage；communic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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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8 SSCI journals in the core collection of WOS database were used as data 
sources，CiteSpace was used to conduct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n literatur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iology education from 2000 to 2019，and then the progress，hotspots and trends 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iology educatio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t is found 
that：(1)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education community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biology 
education；(2)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dominate the field of research on biology education；
(3)the hot spots of research can be clustered into 6 categories，which reflects tha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biology education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literacy，contextualization，timeliness，
modernization，and has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uniqueness；and (4) the latest research frontier 
is about learning progress，evolution and the highest cited literature are curriculum standards. China still 
has great potential in the field of biology educa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We should put emphasis 
on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e. Cooper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nd outside of the country and research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get published abroad. 
Knowing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we should focus on the weak areas of existing 
domestic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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